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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有着久远的传统。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左
右，就出现了一部经当时乐师之手收集、编辑起来的诗
集———《诗三百篇》，也就是被后世儒家学者所尊称的《诗
经》。

《诗经》收录了我国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之间产生的
三百零五篇作品，主要出现于当时北方中原地区，是根植
于我国黄河流域古老文化土壤中的艺术花朵，它以贴近
现实、淳朴自然的特征，受到人们的喜爱，成为我国文学
园林中最早的硕果。

现存《诗经》一书，是按风、雅、颂分类编排的。为什
么有这种划分呢？原来《诗经》中的诗篇，有的原本是人
民口头上传唱的民歌，有的虽是文人创作，也是经乐师配
乐后用来演唱的，它们都是“歌诗”，与音乐有关。由于这
些歌诗的来源、产生的地域不同，乐调也有所不同，所谓
风、雅、颂，乃是按乐调划分的类别。

风，土风俗乐的意思，是指当时各诸侯国所辖不同区
域的地方乐曲。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
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
等十五国风，相当于现今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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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以及湖北北部等地区。风诗共百六十首，占《诗经》

作品的大部分，主要是上述各地区的民歌。

雅，指当时周王朝国都（沣、镐）附近地区的乐曲。古
代有所谓“雅言”的说法。“雅言”就是标准话或通行语。

当时各地方言、方音不一，因此以王城京都的话为标准
话，称为“雅言”，同时称京都附近的乐曲、乐调为“雅乐”。

雅，又有《大雅》和《小雅》之分，大约与产生的时代有关，

共百一十篇（其中五篇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其中有民
歌，也有文人创作。

颂，是古代祭神祭祖用的歌舞曲。曲调肃穆而徐缓，

与一般乐曲不同，故单成一类。颂又分《周颂》《鲁颂》《商

颂》，共四十篇，大约是当时王朝中的史官或巫祝（掌管祭
祀活动）创作的。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如前所述，从

创作年代说，它包括了上下五六百年间的作品；从作者
说，它包括了当时社会不同身份、不同社会经历以及不同

性别的作者的创作；从体裁上说，它包括了抒情、叙事、讽
谕、颂赞等各种文学样式；而题材内容更是多种多样，有

的写政治、农事、狩猎、行役、战争、宴饮、祭事、歌舞，有的
写爱情、婚姻、民俗，而且形象极为生动，美妙动人。它就

像当时社会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一个精金美玉杂收并

储的宝库，丰富多彩，眩人耳目。

由于《诗三百篇》的内容十分丰富，从而很早就受到

重视。我国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把它作为教导学
生的教材，他鼓励学生要学《诗》，认为“诗可以兴，可以

观，可以群，可以怨”，即学诗可以激发人的心志，可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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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生活，认识社会，可以培养人的群体精神，可以学会批
评时政的方法。不仅如此，他认为学诗还可以体会出应

如何侍奉父母、怎样辅佐君王施政的道理，以至通过它可
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另外，孔子还

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认为学诗可以掌握
语言技巧，美化辞令。照孔子看来，《诗三百篇》无疑是一

部政治、伦理、文学、语言以及博物知识的百科全书。

《诗经》作为文学作品，作为生动优美的诗歌创作，无
疑是我国古典文学辉煌的开端；同时，它的广阔而丰富的

内容，又是我国古文化和古文明的载体，是我们了解古代
社会和我们民族古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典

籍。
《诗经》中的诗篇，是否有商代的遗存，尚有争议，但

有相当一部分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年是无问题的。如《大

雅》中保存的几篇记咏周人发祥的“史诗”，《周颂》中颂咏
文王、武王功业的诗，以及古《豳风》中的作品，按其内容

和旁证之史籍，均不晚于西周初或稍后。
《诗经》中著名的一组“史诗”（《生民》《公刘》《绵》《皇

矣》《大明》），是传唱于周初的最古老的诗篇，它记述了从
周始祖后稷的出世到武王灭商兴周的史迹和传说。

这组古老的诗篇十分可贵地反映和记述了一些远古

历史的面影。如《生民》诗中，写女子姜嫄“履帝武敏歆”，

践上帝的足迹有感而生子，结果这无来由的孩子被视为

不祥，受到鄙视和遗弃。这无疑反映了由母系社会（只知
有母而不知有父）向父系社会过渡时代的状况。再写后

稷出生后的灵异，说他发明农艺，精于稼穑，“艺之荏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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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于是在邰
地安居下来，祭祀上帝，使子孙繁衍，氏族繁荣。无疑这

正反映了周民族较早地进入农业文明社会的状况，并以
此而自豪。《公刘》和《绵》，则分别记述了周人早期的两

次民族大迁移。一次是在远祖公刘的率领下，因避西戎
的侵扰而从邰至豳；一次是由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率

领，为寻求肥美的土地而由豳迁岐，建立了家园，奠定了

基业。诗中描述群体在新开垦的周原营建家室、兴建宗
庙的情景：“? 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

百堵皆兴，? 鼓弗胜。”那种百堵高墙平地起、劳动歌声胜
鼓声的热烈场景，充分表现了一个新兴民族不畏艰苦的

创业热情。《皇矣》和《大明》则分别写周文王、周武王开
拓疆域、兴周灭商、取得天下的功业。

从《生民》到《大明》五篇史诗，比较完整地勾划出周

人的发祥、创业和建国的历史。读了这些诗，仿佛使我们
看到了这样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在遥远的古代，在黄河

流域的中上游居住着一个非常勤劳智慧的民族，他们为
了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兴盛，不断地在开拓着，勤苦地劳

动着。他们已从渔猎步入农业文明的社会。最初他们曾
掏穴而居，后来则营建都城、宫室，战胜和统一了周围部

族，至终打败了殷商王朝，建立了有广阔国土、高度礼乐

文化的强大国家。诗中所记写的就是这样一些事实，所
歌颂的就是民族历史上像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

武王等一批创业维艰的带有传奇性的英雄人物。早于周
人还有夏、商两代，当时可能也有史诗流传过，但都没有

用文字记载下来。史诗是一个民族发祥、创业的胜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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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是民族国史的第一页。这仅存的古老诗篇，是非常珍
贵的。

《诗经》中还保留下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民族特
点的祭祀诗。祭神颂神虽是古代社会普遍的信仰和活

动，但由于宗教又有“奉神而治人”的特殊功用，从而更为
王朝统治者所重视和利用，列祭祀之事为国之大典，所谓
“国之大事，唯祭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诗经》中

的三《颂》主要就是用于王朝祭祀的诗。周人把祭天和敬
祖置于同等地位，把祖先的亡灵视为本民族的保护神，反

映了宗法制社会将宗教伦理化的特点，反映了周人对原
始宗教以至殷人宗教观念的修正。

宗教观念在原始时代已然产生，它以巫术、图腾崇
拜、日月山川动植百物皆有神的泛神论为特征，表现了原

始的蒙昧状态。夏史不详，至殷人则产生了最高主宰的
“天”“帝”观念，从甲骨卜辞中的每事必“卜”来看，一切均
屈从于神的现象是很显然的。殷统治者还自居于“天命”

的独钟者，所谓“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商书·西伯
戡黎》）从而放肆地在人间施展权威。周人代殷以后，虽

并未脱离君权神授的说教，但从历史上吸取了治乱兴亡
的教训。所谓“宜鉴于殷，骏命不易”（《大雅·文王》），开

始对“天命”作出限定，那就是将“德”引入对天命的理解，

所谓“天命靡常，唯德是辅”，就是说天之降命也是有条件
的，它只保佑有“德”之人。《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

命》《时迈》等诗，无不在颂天的同时，更强调文王的“懿
德”，并一再强调“敬德”对保国延祚的重要性。这是周的

新的宗教意识，也蕴含了周人的新的开国精神和我国早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６　　　　

期的德治政治思想。
《诗经》的祭祀诗中，有一部分是属于祭方社、祀田祖

（农神）、祈甘雨、庆丰收的诗，如《周颂》中的《臣工》《噫
嘻》《丰年》《载芟》《良耜》，《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

《甫田》《大田》等，它们属祭事，但也反映了古时耕耘、播
种、收获、贮藏，以及有关的礼俗和农田管理制度等。如
《噫嘻》：“骏发尔私（耜），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

耦。”《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米仓），万亿及秭
（十亿）。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反映了西周大

规模农耕生产和当时农业社会所特有的“藉田”“秋报”之
礼。《楚茨》《信南山》等诗，则以比较长的篇幅，更为细致

地描述了诸多农事祭典活动的场景。这些诗辞气凝重，

在虔诚的宗教感情中，透露出对宗族兴旺、国力强盛和幸

福安康生活的憧憬。

《诗经》中的“宴饮诗”（又称“燕饮诗”或“宴飨诗”），

是周人重礼乐、尚亲情、笃友谊的体现，是古代中华礼乐

文明的独有的产物。周代君臣朝会、家族团聚、故旧相逢
皆举行宴饮，并于宴饮之际，奏乐歌诗。而举行各种宴饮

活动的目的，“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礼记·乡饮酒
义》）。礼是德的外在形式，所以宴饮之礼，是与周人的德

治教化思想紧密相关联的。《小雅·鹿鸣》是国君宴饮群

臣时所奏的乐歌，其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
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国君礼遇群臣，享之以酒食，赐之以币帛，为的是求
教于贤者，唤起他们的报国之心。《小雅·常棣》是兄弟

之间一起宴饮的乐歌。“常棣之华，鄂不 ? ? 。凡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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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莫如兄弟。”诗用常棣花之花萼相依相连比喻兄弟之
间的天然亲密关系，认为兄弟之情非比一般。诗中反复

称说：“死丧之威，兄弟孔怀”，“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兄
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称说兄弟之间是最休戚相关

的，有悲伤急难之事，总会来相慰相救，虽有时在家中争
吵，但有外侮，就会一致对外，乃是一首劝谕珍视兄弟之

间手足亲情的歌。《伐木》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

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生。”“伐木许许，酾
酒有藇。既有肥羜（羊羔），以速诸父。”“伐木于阪，酾酒

有衍。笾豆有践，兄弟无远。”这是一首宴享亲友故旧的
乐歌，最初可能出自民间，后经贵族文人修改采用。语言

活泼，情深味永。其他的宴饮诗尚有《小雅》中的《蓼萧》
《彤弓》《? 弁》，《大雅》中的《行苇》等。在这些诗里，既写

酒食的丰盛，又写情谊的可贵，更表达主宾的彬彬有礼，

尊卑长幼有序，实际上是为维系亲族关系、亲亲尊尊、通
上下之情和巩固邦国服务的。而宴饮之礼，又是与乐不

可分的，所谓“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
举”（郑樵《通志·乐略》），在觥筹交错、琴瑟钟鼓的乐声

中，在和谐愉悦的气氛里，达到强化宗法血缘亲情，以及
尊贤睦友的目的。当然，在这部分诗中，也不乏周王朝贵

族们粉饰太平、追逐享乐的思想内容，但其反映出来的人

际交往中的礼乐文明，是它的主要价值所在。
《诗经》中还有一部分反映王道兴衰、政教得失的政

治诗。它们包括了“美”“刺”两方面内容。美，是颂美；

刺，是怨刺。前者是对某些当权者、政治人物的推崇和颂

赞，内容无非是歌颂周王受福于天，万民来归，优游享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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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无期，等等。刺，则是伤时愤世之作，是对君昏臣佞、

政治弊端、社会问题的揭露和讽刺。无论从数量上看，还

是从社会价值上看，后者无疑更值得重视，更具有进步意
义。这些诗大约是当时“献诗”制度的产物，表现了当时

某些士人关心国事的热情和对时代兴衰的责任感。它们
（包括政治讽谕诗和政治咏怀诗）主要出现于战乱频仍、

政治昏暗、道德沦丧、世风颓败的末世。古人曾以“正”

“变”说诗，称这部分诗为“变风”“变雅”；又从其思想内容
上看，均属怨世刺时之作，故又习惯于称之为“怨刺诗”。

其代表之作有《大雅》中的《桑柔》《瞻卬》《民劳》《板》《荡》

等。《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节南山》《小旻》《巷

伯》等，以及《国风》中的《王风·黍离》等。
《大雅·桑柔》一诗，是周厉王时的作品，据传是周贵

族文人芮良夫所作。诗一开头就用桑树为喻，说周王朝

建国之初，根深叶茂，覆庇万邦，何等兴盛；现如今君王无
道，奸佞当权，人民受难，已把国家败坏得像一株枝叶凋

残的枯桑了。诗中还着意写出了当时官逼民反、人心思
乱的事实：“民之回遹，职竟用力”（百姓们走上邪辟之路，

完全是由于用强权逼他们的结果），“民之贪乱，宁为荼
毒”（百姓们人怀暴乱之心，宁冒被屠杀的危险也不顾）。

于是诗人发出“於乎有哀，国步斯频”的哀叹，说如果这样

下去，国步维艰，就要灭亡了。《小雅·节南山》一诗的写
作目的，是“家父（又称嘉父，周大夫）作诵，以究王讻”，即

究诘当时的权臣太师尹氏的罪恶。诗中并反复指责周王
亲小人、远贤臣，是造成民遭疾苦、天下祸乱的根源。这

种痛陈时弊、规谏统治者的诗篇，反映了我国早期进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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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诗人以文学创作为武器，干预社会现实、关心国家命
运、同情民生疾苦的正义感。《王风》中的《黍离》是一位

下层士人的伤时之作。西周在内忧外患中灭亡，平王东
迁，诗人行役到故都，见宗庙宫室平为田地，他“闵周室之

颠覆”，忧伤彷徨，又不忍离去，唱道：“彼黍离离，彼稷之
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

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这些诗句成为忧国伤时

的千古绝唱。这种关心国家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忧国忧
民的忧患意识，一直影响到后世，被无数进步诗人和民族

志士所继承，成为我国诗文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经》的巨大价值，更在于它反映社会层面的广阔。

它虽产生在文字、文化主要掌握在上层贵族文人手中的
古代社会，但由于当时统治者的特殊需要和“采诗”制度

的存在，从而保存了大量的反映中下层社会的作品。《诗

经》中的“十五国风”和“雅”诗中的一部分，多是产生于各
地的民间诗歌，这些诗歌题材广泛，贴近现实生活，成为

我们今天了解两千年前底层人民生活状况、社会习俗、精
神面貌的可靠史料，这是遗存下来的其他文献古籍所不

可及的。

比较全面反映当时农事和劳动生活的诗篇，是《豳风
·七月》。诗以“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开端，按季节先后，

逐季逐月地描述了当时从事农桑生产的全过程。诗中写
正月开始修整农具，寒冬未退的二月就下田劳动，接着是

采桑养蚕、纺织、染帛、筑场、收获、打猎、修屋、造酒、凿
冰，然后杀羊祭祀，准备过年。这些劳动都是按照季节农

时依次进行的。诗中写“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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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有“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即有黄米、高粱，早种晚
熟的谷物，晚种早熟的谷物，以及小米、麻、豆、麦等，收获

的瓜果菜蔬也有十数种，可知当时种植的品种和农艺技
术已是相当可观了。全诗在诗艺上也极有特点，如诗中

以一系列的物候特征，来表现节令的演变，使全诗充满了
自然风光和强烈的乡土气息。《七月》长诗无疑是一幅古

代农桑生产和民间社会习俗的生动画卷，艺术地再现了

农业社会中人们热爱自然、依恋土地、勤劳朴实的性格和
淳朴的民风，当然，也表现了当时劳动者的艰辛和遭受压

迫的痛苦。

另外，还有反映当时各种劳动生产活动的诗篇，如
《周南·芣苢》写妇女们田野采集，《魏风·十亩之间》写
采桑女集体在桑园采桑，《伐檀》写伐木造车，《郑风·大

叔于田》写田猎，《小雅·无羊》写放牧。这些诗既使我们

了解到当时多种劳动生产的内容，也生动地留下了劳动
者的面影，以至他们的喜怒哀乐情绪。“采采芣苢，薄言

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田家妇女，三五成群，在山
坡野地从事采集，边劳动边歌唱，为收获渐多而充满喜

悦。“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采桑女劳
累一天后，终于歇下来，可以呼伴同归了。“叔在薮，火烈

具举，襢裼暴虎”，勇武的猎人在山林中，举火夜猎，赤膊

空手生擒猛虎。“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
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

何笠，或负其? 。”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背负干粮的牧人，

放牧看管着大批牛群羊群。“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

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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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边干着繁
重的伐木劳动，边想到社会的不平，从而对不劳而获者发

出愤怒的嘲讽。这些诗如此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两千多
年前生产劳动的情景和劳动者的形象、心态，是中外文

学、文献上所罕有的。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充满家国之恋的乡

土感情。每逢战争、劳役、灾祸迫使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

家园与亲人相分离的时候，一曲曲怀归念远的思乡之曲
就产生了。

《诗经》中不少行役诗都表达了这方面的感情。《唐
风·鸨羽》写“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蓻稷

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公差没完没了，回
归无期，回园荒废，土地没人种，父母无以为生，使他感到

难言的痛苦。《小雅·采薇》是守边士兵久役思归的诗：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薇菜一茬
茬采了又长，说回家说回家，眼看一年又过完了，但还是

没有希望。但他又清醒地唱道：“靡室靡家，? 狁之故”，

造成这种有家归不得的情况，完全是犯境之敌造成的，可

他至终向往的是回归家乡故土，过与亲人团聚的和平生
活。与此相仿的还有《豳风·东山》一诗，写一久役在外

的征夫，于归途中所感所思。诗中写征人想象他的妻子

闻听到他将要归来时，扫屋以待，以及见面后悲喜交集的
情景。又想到他多年不归的家园大概早已荒芜不堪：“果

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
燿宵行。”这里是说，野生的瓜果挂满屋檐也无人过问，土

鳖虫满屋里爬，蜘蛛结网封住了房门，庭院成了野生动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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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的地方，晚间磷火飘来飘去，总之是一片冷落、荒凉、

萧条的景象。但虽然如此，征人对自己的乡土家园还是

充满怀念、热爱之情的：“不可畏也，伊可怀也。”破落的家
园，荒凉的景象，岂不令人望而生畏？但他却觉得仍然值

得自己怀念，这毕竟是曾经生养自己的故土，有自己的亲
人。这种朴素、浑厚的感情，是十分令人感动的。《小雅
·黄鸟》也是一首思归之歌。一个迁往他乡的人，人地生

疏，觉得生活中缺少温暖，处处得不到理解和照顾，急切
地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

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归，复我邦族。”下二章
又说：“此邦之人，莫可与明。言旋言归，复我诸兄。”“此

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这种由农业社
会和宗族意识所培养起来的爱故土、重亲情的感情，也会

很自然地升华为热爱邦国之情，一旦国家危难或受到侵

犯，也就会出现像《鄘风·载驰》《秦风·无衣》那样的充
满爱国激情的诗篇。我国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主题，正是

从《诗经》开始，而后形成了重要传统。

以农业文明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周人，特别重视伦

理亲情，这在《诗经》中处处可见。如前面讲到的《鸨羽》

一诗，那位远离家乡的役夫，他在思归时所想到的，首先

是他的父母无人照顾，使他万分痛楚的是不能尽人子的

赡养之责。其他行役诗中所表达的也多是这种心情，如
《小雅·杕灶》：“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忧我父

母。”《四牡》：“翩翩者 ? ，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
盬，不遑将（养）父。”再说“王事靡盬，不遑将母”，又说“岂

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念）”。述写父母亲情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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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感动的是《小雅·蓼莪》一诗，诗中唱道：“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当他远道归来，得知

父母已不在时，感到已无法报答父母的如海恩情，痛苦已
极，抢天呼地地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

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表现
了对父母的深厚感恩之心和子欲报而亲不在的终生遗

恨。

写夫妻情深、偕老相爱的，如“宜言饮酒，与子偕老。

琴瑟在御，莫不静好。”（《郑风·女曰鸡鸣》）一旦暌离，则

陷入到苦苦相思：“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置彼
周行。”（《周南·卷耳》）“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

沐，谁適为容？”（《卫风·伯兮》）“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道之云远，曷云能来？”（《邶风·雄雉》）妻子不幸去世，丈

夫睹物怀人，忧伤中不住念叨着妻子在世时种种好处：

“缘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故）人，俾无? 兮。”说妻
子曾亲手为我染丝治衣，遇事规劝使我少过错。“心之忧

矣，曷维其亡！”（《邶风·绿衣》）面对残酷的现实，他简直
不能接受。丈夫亡故，妻子临穴而泣，更是痛不欲生：“葛

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冬之夜，夏之
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唐风·葛生》）

女子远嫁，兄长远送，以至“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邶风·燕燕》）朋友远行，离情难舍，献上最好的祝愿：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愿言思子，不瑕有害”（《邶风·二

子乘舟》），等等。对父母孝敬、夫妻恩笃，对骨肉亲朋的
友爱、关怀，这些充溢着美好的、善良的伦理情思的诗篇，

正体现了我们民族特有的社会心理和素质，在塑造民族



名家注评古典文学丛书

１４　　　

传统上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男女情爱、婚嫁的诗篇，在《诗经》民歌中占有很大比

重。在封建社会中，也正是这部分诗，特别是那些描写男
欢女爱的情歌，最遭到曲解。汉人以美、刺说诗，不承认

它的内容和本来性质。宋人在承认风诗“多出于里巷歌
谣之作”的基础上，也承认其中大多是“男女相与咏歌，各

言其情”的作品，但又戴着道学家的眼镜，一律释之谓“刺

淫”，直至晚清才有学者驳正旧日经学家的以情为私，言
情即淫的观念，在“五伦始于夫妇”的大题目下，肯定了这

些诗的性质和价值。而真正对这些诗进行文学、社会学
和民俗学的研究，还只是近代的事。

从社会制度和文化习俗发展上看，《诗经》中的大量
婚恋诗，反映了古代婚姻由群婚制向对偶婚的转化，表现

了由原始的生命欲求，向个人性爱及其精神品格上的升

华，同时也打上了宗法社会的某些烙印。从而这些诗，既
散发着自由、大胆、忠于所爱的青春活力，又表现了对某

些礼制的冲突。
《诗经》中大量的爱情作品，多方面地反映了男女恋

爱生活中的各种情境和心理，以及相关的民风礼俗。周
代社会家长制婚姻虽然已逐渐形成，但在不同地区和不

同阶层间，特别在广大的民间，还存在着民俗方面的差

异。在多数情况下，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仍是比较自由
的。《诗经》中不少作品写了男女青年的自由交往和欢

爱，十分纯朴、真挚、大胆、动人，充满着浓厚的乡土风情
和原始气息。

《郑风·溱洧》一诗，真实地再现了男女相会、自由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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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场景。诗中是这样描写的：“溱与洧，方涣涣兮。士
与女，方秉 ? （兰草）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洵? 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
之以勺药。”按照郑国的风俗，三月上旬巳日（三月三日）

这一天，是民间的游春节日，也是青年男女相会、交游，寻
找爱情的好时光，所谓“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

奔者不禁。”（《周礼·地官》）诗中写在春水涣涣的溱洧岸

边，一对青年男女欢快地交游，互诉心曲，赠物定情。男
女求爱也可以通过对歌进行：“萚兮萚兮，风其吹女！叔

兮伯兮，倡予和女！”（《郑风·萚兮》）树下高歌，女唱男
和，互表情意，也可以选定伴侣。甚至可以偶然相遇，一

见钟情：“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
逅相遇，适我愿兮。”（《郑风·野有蔓草》）还可以把猎物

相赠，表示好感以求欢爱：“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怀

春，吉士诱之。”（《召南·野有死麕》）后世婚俗用鹿皮为
“纳征”，或正源于此。

男女交往中，幽期密约，往往是既兴奋又不安的。两
人相约于桑间濮上，“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

之上矣。”（《鄘风·桑中》）相约而久等不来，是最令人忧
心难耐的，“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陈风·东门之扬》），表现了静夜候人时的孤寂感。有

的诗还表现出十分幽默的情趣：“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邶风·静女》）相约城角相会，先

到的女子故意躲藏起来，害得男子抓耳挠腮，不知所措。

有的诗还表现出女子的矜持和责备：“青青子矜，悠悠我

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郑风·子矜》）有的则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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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表示不满，而负气说要中止相好：“子惠思我，褰裳涉
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郑风·褰

裳》）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相爱男女的种种心态。

相思相爱，感情专一，忠贞不二，是对偶婚的需要，也

是人类两性关系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在《诗经》的爱情
篇章中，已多有表现。“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

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郑风·出其东门》）

于众多的女子中，唯坚持自己所爱，专一于一人。在遇到
外来干预时，此情弥烈。“汎彼柏舟，在彼中河。? 彼两

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鄘
风·柏舟》）对自己所爱的人，以心相许，表示至死无二

心。《王风·大车》是写在环境不容的情况下，女子约男
子一同私奔的诗，歌中唱道：“岂不尔思，畏子不敢”，“岂

不尔思，畏子不奔。最后则指天发誓：“穀则异室，死则同

穴。谓予不信，有如曒日！”这种一往情深、以生死相许、

誓无反顾的叛逆精神，正是后世诸多爱情名著中所热情

歌颂的。
《诗经》中爱情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它的重要

成就，主要表现在它既大胆地反映了两性的吸引和自由
追求，又着意表现出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一片圣洁的美

的世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像《秦风·蒹葭》《周

南·汉广》《陈风·月出》等至今脍炙人口，可以列入世界
情诗名篇之林的佳作。这些诗或写痴情人，所求不得而

产生的一种凄迷心境：“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遡洄从之，道阻且长。遡游从之，宛在水中

央。”或写水畔思人，一往情深，渴望之切与失望之极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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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心情：“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
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或写月夜幽

独，意中人的倩影挥之不去，空劳遐想：“月出皎兮，佼人
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这些诗的共同特点是，都表

现出一种纯情、深婉与无上优美的浪漫情调。在两千年
前能达到这种精神境界和诗艺造诣，是令人惊叹不已的。

《诗经》中还反映了当时结婚时的某些礼俗，如婚礼

上要唱喜歌，以对新人和家族表示祝贺和祝愿。《召南·

桃夭》就是一首祝贺新婚的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

子于归，宜其室家。”诗用桃花初开时的鲜丽照人，比喻新
婚女子正青春美好，并祝愿她婚后宜人宜家，美满幸福。

《樛木》则是婚礼上祝福新郎的诗：“南有樛木，葛藟累之。

乐只君子，福履绥之。”木喻男，葛喻女，葛藟之绕木，喻女

子对男子的依附，诗中祝愿成婚后，男子快乐并福禄日

增，从而也反映出当时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家庭关系。《螽
斯》一诗，是在新婚典礼上祝贺子孙繁衍、家族兴旺的：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用蝗虫多子，喻人
子孙众多，这代表了古代的家族观念，是当时的普遍心

愿。周人已步入宗法社会，越是贵族阶层，防隔越严，有
些诗歌还反映了婚姻方面的“六礼”之制，这既反映了周

人的文明重礼，但也构成了对男女婚姻自由的束缚，经过

后世封建制度的强化，自由择偶的两性关系也就结束了。
《诗经》是产生于我国两千多年前的一部古老诗集。

作为扣人心弦、丰富多采的歌诗，它是我国文学辉煌的开
始，是一批富于首创性的杰作。这些诗篇蕴含着对社会

现实生活的热情关注、对社会文明的追求和直面苦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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